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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标志及其效应：研究述评与展望

尚子琦,  张    静,  钟    科
（海南大学 国际商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演变进程中，时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其无形、流动且抽

象的属性使得准确认识时间成为诸多学科的共识难题。时间标志作为划分时间区间的新兴概

念，近些年对其效应的探索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应的研究结论也分别在微观与

宏观层面对个人及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回顾心理学及营销学范畴内与时间标志相关

的国内外研究，明确了时间标志的概念起源与内涵、类别划分与实证操纵方式；梳理了现有研

究涉及的时间标志效应，且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了三类与自我意识相关的心理过程对时间标

志效应的解释框架及相关后效；进一步剖析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推动学界的时间标志研究

和业界相关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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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个体往往根据自然的变化赋予时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开端与末

端时间是划分某一时期的重要界标，此类时点的出现会对国家、社会及个人产生重要影响。例

如相比于普通时间，诸如新年等一系列富有特殊意义的开端时间点有助于国家制定新的发展

目标、推行新的政策法规，同时也有助于个体制订新的自我提升计划（Dai和Li，2019；Dai等，

2014，2015）。与之相对，末端时间点的凸显则通常引导着国家、人民对过去进行回望总结，激发

怀旧情绪（Bi和Pang，2016）。与国家及个人对时间的感知及利用相呼应，对于企业而言，无论从

品牌形象塑造抑或市场促销等角度来看，特殊时点的出现都是不可错失的营销良机。以开端时

间和末端时间为纽带在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建立情感、引发共鸣也逐渐成为品牌营销的战略目

标之一。

然而时间作为物质存在和运动的持续性与顺序性体验，其源于何时、终结于何处至今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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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Le Poidevin，2019）。那么为什么诸如年初、年末这些时刻能够成为个体心目中有别于其

他时刻的特殊时点呢？这些特殊时点的出现又为何会左右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呢？与金钱带给个

体的稀缺感知相一致，对国家、企业和民众而言，时间在一段时期内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这一

稀缺性促使个体对其进行审慎分配与分段管理。但时间的无形性、抽象性与流动性致使个体难

以通过恒定、唯一的方式对其进行把握。因此，为了对连续的时间轴进行区间分割以更好地理

解与规划时间，时间标志（temporal landmark）这一概念应运而生。近些年，有关时间标志的研

究开始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时间标志效应的探索也逐渐成为心理学及营销学领域的热

点话题。图1 整理了时间标志相关研究的发文趋势与年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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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①

图 1    时间标志相关研究的发文趋势与年代分布
 

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目前研究者在时间标志主题下集中考察了如下三点内容：（1）时
间标志的凸显效应（即一段时期内是否存在明显的时间标志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及行为）（典

型研究如：Tu和Soman，2014；Parfit，1984；Wilson和Ross，2001；Zwartz和Sharman，2013）；（2）开
端时间标志效应（即相比于普通时间点，开端时间标志的启动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及行为）（典

型研究如：Dai和Li，2019；Dai等，2014，2015；Price等，2018）；以及（3）末端时间标志效应（即相

比于普通时间点，末端时间标志的启动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及行为）（典型研究如：Alter和
Hershfield，2014；Wei和Häubl，2017；尚子琦等，2022；庞隽等，2022）。但是，此种研究分类在构

念维度上较为分散。例如，一部分学者关注与个人相关的重要时间点（如：生日、结婚纪念日等）

（典型研究如：Peetz和Wilson，2013；Sitonio等，2020）；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普适性更高的社

会文化共享时间点（如：元旦、国庆节等）（典型研究如：Bi等，2021；Dai和Li，2019；Dai等，2014，
2015）。此外，虽然有关时间标志后效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广，但部分研究存在“共享”解释机制的

现象（典型研究如：刘黎敏，2018；叶和旭和赵然，2015；陈欢等，2019；Chen等，2023）。因此，为

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时间标志相关研究进行述评，以启发后续研究：首先，

本文明确了时间标志的概念起源与内涵，并对时间标志与其他时间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

 ①英文文献来自谷歌学术，中文文献来自中国知网。英文文献搜索以“temporal landmark”“ fresh start”为关键词，中文文献搜索以“时间标
志”“时间标记”“开端时间标志”“末端时间标志”为关键词，共筛选出1986—2023年的59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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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了辨析；其次，本文对时间标志三种类别的概念、构成要素以及典型特征进行了详细梳

理，并总结了在实证研究中时间标志的三种操纵方法；再者，本文以自我意识为出发点，从自我

认识、自我体验以及自我控制三个视角探讨时间标志效应的心理机制及相应后效；最后，本文

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旨在为后续研究指引方向。 

二、  时间标志的概念起源与内涵、类别划分及实证操纵方式

（一）时间标志的概念起源及内涵

时间标志的概念是在空间地标（spatial landmark）概念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空间地标（或

“空间参照点”）是指空间方位的标记与指示物。相较于其他空间主体，空间地标在单一性、独特

性或纪念意义上具有更为突出的特征（Lynch，1964），因此被视为个体组织空间方位的“锚定

点”，有助于为公众标识和指明空间事物之间的相对方位及距离关系（Couclelis等，1987；
Ferguson和Hegarty，1994；Sadalla等，1980）。Lynch（1964）提出某物成为空间地标的三个条件，

一是明显区别于周围环境，二是占据特殊的空间位置，三是内涵丰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三

个条件满足一个及以上即可称之为空间地标。Dicks（2000）认为地标是出现于现代化进程中的

典型空间符号，具备可展示、可参观、可体验的性质。

与空间地标辅助个体构建空间感知相类似，个体同样需要借助“工具”来构建对时间的感

知，包括感知时间长度、时间资源以及时间框架等（毕翠华和齐怀远，2022）。时间是个体所有思

想和行动的重要维度，因此对时间的心理表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生活（Hornik，
1984）。然而，与空间具有视觉展示性、体验性以及客观性等特征不同（邓力，2018），时间的无形

性、抽象性与主观性使得个体难以通过恒定、唯一的方式对其进行把握，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规

划时间，个体往往根据自然变化（如“二十四节气”）、宗教信仰（如“圣诞节”）、政治因素（如“年
号”）或者文化习得（如“七日为一周”）赋予时间单位人为的意义，由此构成时间最原始的社会

性结构意涵（Levin，1997）。而作为划分不同时间区间的时间节点便由此具有了特殊的价值，此

类在时间坐标轴中作为显著特征而存在的时刻或者事件就被个体视为划分时间区间的参考

点，时间标志的概念也即应运而生。时间标志是指“任何一个在日常生活中脱颖而出的时刻或

者事件，此类特定的时间点可以被个体视为心理参照来对其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经历进行划

分、组织和管理”（Shum，1998）。如同空间地标的目的是突出特殊地点一样，时间标志也是明显

区别于其他时间并与特定主观意义相联系的特殊时点。

时间标志作为新兴的认知时间的方式，初涉该领域的研究者往往容易将其与其他时间相

关概念混淆并产生困惑。因此，本文首先对时间标志与相关时间概念进行比较辨析（参见表1）。
通过表1的相关概念辨析可以看出，时间标志与其他时间相关概念之间存在既相互交融又相互

区分的关系。但是诸如时间导向、时间洞察力等概念存在较高的个体异质性（即如何看待时间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个人经历），而时间标志作为客观存在较少受到事件类型及个体差

异的影响，因此相关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普适性。这也是本文针对时间标志概念展开综述的主

要原因。

（二）时间标志的类别划分及实证操纵方式

时间标志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与个体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公共事件（例如：奥运会）、

重要的个人事件（例如：大学毕业），以及日历上的参照时点—— 包括文化共享节假日（例如：

端午节）及世界多数国家公认的日历日期（例如：1月1日）（Dai和Li，2019；Shum，1998）。其中某

些时间标志通常有规律地按照固定的周期出现（例如：节假日），而另外一些时间标志则在某特

定时间轴上以单一事件的形式出现（例如：婚礼）（Dai等，2014；Shum，1998）。三种类别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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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在具体概念、构成要素以及典型特征上既存在联系也存在区别，表2对这三种类别进行了

详细比较。

现有关于时间标志的研究主要采用操纵的方式启动参与者对不同时间点的感受，包括真

实时间操纵、联想启动任务操纵以及语义启动法操纵。其中真实时间操纵要求参与者在客观日

历时间标志日期参加实验，以此来启动参与者对时间的不同感知；联想启动任务操纵是指通过

让参与者想象自己正处于某个特定时间点的方式来启动其不同的时间感知；语义启动法操纵

指的是为参与者呈现与时间相关的文字信息，从而激活他们对不同时间的感知。表3整理了时

间标志不同操纵方式的具体研究示例。

通过上述对时间标志概念起源、类别划分以及实证操纵方式的简要介绍，本文认为时间标

志的出现使得个体对时间概念的认知从“自然结构”上升到“社会结构”，表明时间不仅是客观

计量单位（诸如年、月、日等）的划分，同时此类时间单位也会被赋予社会意义（诸如工作日、节

 

表 1    时间标志与时间相关概念的比较

概念 内涵 与时间标志的关系 代表性研究

时间标志
（temporal
landmark）

任何一个在日常生活中
脱颖而出的时刻或者事
件，可以被个体视为心
理参照点来对其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的经历进
行划分、组织和管理

—

Dai等，2014；
Peetz和Wilson，
2013，2014；
Shum，1998

时间导向
（temporal
orientation）

个体对时间的过去、现
在或未来的心理倾向性
感知

首先，时间标志的存在是个体划分过
去、现在以及未来时间区间的前提；其
次，不同时间标志的凸显会影响个体的
时间导向心理。例如，开端时间标志的
启动倾向于引导个体产生未来时间导
向，而末端时间标志的启动则倾向于引
导个体产生过去时间导向

Holman和Silver，
1998；Jason等，
1989；王海忠等，

2017

时间态度
（time attitude）

个体对过去、现在以及
未来的积极或消极的情
绪或评价

时间标志（尤其是事件时间标志，如公
共或个人事件）的出现会影响个体对过
去、现在及未来的态度。例如2008年北
京奥运会的举办使得民众对当年持有
较为积极的情绪与评价

Calabresi和Cohen，
1968；Kocher和

Sutter，2006；Rojas-
Méndez等，2002

时间压力
（time pressure）

个体对拥有的时间不足
甚至匮乏的主观感知现
象

时间标志是帮助个体划分时间区间的
“界标”，末端时间标志的出现有可能导
致个体产生时间稀缺以及较强时间压
力感知

Zakay和Wooler，
1984；李爱梅等，

2015

时间管理
（time

management）

个体对时间的计划和控
制等活动

时间标志的产生有助于个体对连续的
时间进行有规划的管理与控制

黄希庭和张志杰，
2001a，2001b

时间洞察力
（temporal
perspective）

个体对过去、现在和将
来的时间所持有的认
知、体验以及行动（或行
动倾向）

有别于时间洞察力所强调的人格特质，
时间标志是社会共享、约定俗成的客观
时间点，具有更高的集体指导价值

Gilovich等，1993；
吕厚超和黄希庭，
2005a，2005b；
黄希庭，2004

时间距离/
时间框架
（temporal
distance/

framework）

事件发生的时间远近对
个体心理及行为的影响

时间标志是时间距离的参照点。当事件
发生时间位于明显时间标志之后时，个
体对时间距离的感知会增强

Liberman等，2002；
Trope和Liberman，
2003；李雁晨等，

200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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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等）。例如时间历法的建立可以促成集体统一行动的发生，并构建出有相应韵律的社会集

体生活（如“端午赛龙舟”），这种对时间的认知镶嵌在社会中，并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基

于时间标志的社会属性，对时间标志效应的研究也相应拥有了更高的集体指导价值。因此，本

文将重点讨论既有的时间标志效应、其心理机制以及相应后效。 

三、  基于自我意识的时间标志效应

时间尺度的运作使得社会成为一个以改造为特征的过程，而社会的改造和自我的改造是

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刘拥华，2022）。如前所述，时间标志是辅助个体对抽象的时间

进行理解与规划的意识产物，因此现有大部分研究主要考察时间标志的启动如何影响个体的

 

表 2    时间标志概念三种类别比较

类别 概念 构成要素 典型特征 代表性研究

公共事件

由特定事件引发、公民
共同参与、围绕特定目
标展开并对整个社会产
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1）有大量公民参与的集体行动
（2）有特定的议题及目标
（3）产生重要现实社会影响

时间性
社会性
动态性

计划性与不
确定性并存

Kvavilashvili等，
2003；Piferi等，
2006；Kaniasty和
Norris，1995；
Rao等，2011

重要个人
事件

由个人或少量群体参
与、围绕特定目标展开
并对个人产生重要影响
的事件

（1）仅有个体或少量群体参与
（2）有特定的目标
（3）对个人产生重要现实影响，但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较小

时间性
独特性
动态性

计划性与不
确定性并存

Zwartz和Sharman，
2013；Sitonio等，
2020；Alter和

Hershfield，2014

日历参照
时点

由社会或文化约定俗成
的客观时间点

（1）集体意识
（2）无特定目标
（3）对个人及社会均产生一定影响

时间性
客观性
绝对性
普适性
周期性
确定性

Dai等，2014，2015；
Koo等，202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表 3    时间标志操纵方式示例

操纵方式 研究示例 代表性文献

真实时间
操纵

研究者选择在2019年11月1日（周五）进行实验。参与实验的被试被告知
由于本次实验需要在本周的不同时间段执行，因此研究者需要记录他们
参加实验的具体时间。其中开端时间组的被试需要记录他们参加实验的
时间是当月的几号（正确答案为11月1日），末端时间组的被试需要记录
他们参加实验的时间是那一周的周几（正确答案为周五）。随后研究者要
求被试汇报他们感觉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一段时期的开始或者结束

Bi等，2021；
Dai等，2015

联想启动
任务操纵

研究者设计了两幅展现一天当中不同时段的街景图片，一幅呈现清晨
8点的街景（预示时间开端），而另一幅呈现夜晚10点的街景（预示时间末
端）。在被试进入实验室之后，按照他们所在的组别，研究者分别让被试
观看清晨8点的街景图或夜晚10点的街景图，并且要求被试想象他们正
处于图片中的时间以及他们在那个时间点会产生哪些想法。随后被试报
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图片中的时间预示一段时期即将开始或即将
结束

尚子琦等，
2017

语义启动法
操纵

研究者首先向不同时间组别的被试呈现不同内容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
强调“全新开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可行的”，而另一篇文章则强调
“全新开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不可行的”。阅读完相应的文章之后，
被试回答新开端思维量表

Price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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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进而影响其后续一系列行为。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是指个体对自我身心状态以

及自己同客观世界关系的意识。包括个体对自己的属性、状态、意识活动的认识和体验，以及对

自身的情感意志活动及行为进行调节、控制的意愿及能力（Duval和Wicklund，1972）。个体只有

将自我的身心状态置于时间尺度上进行知觉，才能形成连续的自我意识，并且需要通过对照不

同时点的自我意识才能准确把握身心状态的变化。因此，现有时间标志效应研究大多将自我意

识相关心理过程作为其理论解释机制。自我意识可以划分为自我认识、自我体验以及自我控制

三个维度（孙圣涛和卢家楣，2000）。接下来，本文将遵循此维度划分对时间标志效应研究展开

探讨。

（一）自我认识的时间标志效应：心理机制及后效

自我认识是指主体自我对客体自我的认知与评价。现有对自我认识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

关注社会比较领域。Festinger（1954）提出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SCT），认为

个体往往需要对自我形成一系列稳定的认知，包括能力、品格等。为了建立这些指标，个体倾向

于将自己的成绩与他人的成绩进行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则可以预测相应的指标。在社会比较理

论的基础上，Albert（1977）提出时间比较理论（temporal comparison theory，TCT）。他认为时间

也可以作为参考对象，帮助个体形成对当下自我的认识。具体而言，Albert（1977）指出个体可

以在时间轴上对自我做出无涉他人的比较和认知，即将自我划分为过去自我、当下自我以及未

来自我。通过将当下自我与过去自我以及未来自我进行对比，在时间上形成对当下自我的认

识。时间标志的出现则为个体进行不同自我的划分提供了契机。

1. 心理机制

有关时间标志的研究显示个体倾向于将自己的生活依据时间标志划分为不同的区块

（Parfit，1984；Wilson和Ross，2001）。随着时间标志的出现，个体对自我的评价也会出现相应的

调整（Cantor等，1987；Kling等，1997；Uzer和Brown，2015）。例如，Peetz和Wilson（2013）的研究

发现，时间标志可以帮助个体建立全新的“心理账户”并影响自我评估。一方面，当个体审视当

下自我与过去自我的关系时，往往倾向于将消极特质及失败归咎于过去不完美的自我，以维护

当下自我积极美好的形象（Peetz和Wilson，2013）。其原因在于，个体倾向于通过贬低过去的自

我以及赞美当下的自我来维持自尊。同时，时间标志的启动削弱了现在自我与过去自我的心理

联结，为个体提供了重建自我的契机与信心，使其认为当下自我比过去自我更优秀，进而表现

出更多与这一认知相符的行为（Dai和Li，2019）。另一方面，个体在评估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的

关系时，往往对未来自我持有更为积极乐观的认知，认为相比于当下自我，未来自我将具备更

强的责任心与自控能力、更加敬业且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更高（Price等，2018）。由于未来自我往

往被理想化，因此意识到当下自我与未来理想自我之间存在差距，会激发个体追求理想自我的

动力（Ersner-Hershfield等，2009；Koo和Fishbach，2014；Oettingen等，2009）。
时间比较中的自我认识也会影响个体的任务启动动机。研究发现，当时间标志的启动将个

体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归入同一区间时，个体追求理想自我的动力会被激活，进而引发其目标

导向的动机及行为（Dai等，2015；Koo等，2020；Tu和Soman，2014）。例如Tu和Soman（2014）的研

究表明，当银行储蓄的截止日期早于日历时间标志（如：新年）时，有储蓄意愿的农民会更加乐

于立即开设银行账户。相反，当明显的时间标志位于个体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时，个体启

动任务的意愿则会受到负向影响。即当某项任务的截止日期位于明显的日历时间标志之后

（如：新年）时，个体则对启动该项任务表现出更强的拖延倾向（Koo等，2020）。类似的，相比于

普通日历时间点，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在具有开端意义的时间点设定积极的目标计划。即在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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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式的开端时间时，个体倾向于启动“全新自我”认知，从而表现出区别于普通时间点的

行为。

同时，自我意识是个体基于记忆对外界环境的反应。研究者发现个体的记忆能力也存在时

间标志效应，即个体善于利用具有特定意义的时间标志对整体时间进行区间划分（Kurbat等，

1998；Pillemer等，1986；Robinson，1986；Shum，1998）。同时，时间标志也可以被视为检索相关

事件的认知线索，为个体提供回忆参照点，提升个体对相关事件发生时间的记忆准确度。例如，

Zwartz和Sharman（2013）要求被试回答两份具有时间间隔的问卷。在第一份问卷中，被试需回

忆上周所发生的某一事件。间隔一段时间之后，被试收到第二份调查问卷，在该问卷中被试被

要求回忆他们在第一份调查问卷中所描绘的事件。此外，被试需要回答他们是否借助时间标志

来辅助记忆。结果显示，采用时间标志辅助记忆（例如：“我记得那周是我生日”）的被试能够更

加准确地回忆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此外，研究发现个体对公共事件发生前后的记忆能力也显著

更高。例如，早在2001年，研究者们对公众近期和远期公共事件的闪光灯记忆进行了调查，以评

估个体记忆形式的特征及遗忘模式。他们招募了来自英国与意大利的参与者，并且比较了参与

者对近期事件（9•11恐怖袭击）的记忆与对远期事件（戴安娜王妃之死）的记忆。研究者们发现，

对于英国被试而言，对51个月前戴安娜王妃之死的记忆与对3个月前9•11事件的记忆一样详细

具体。但是对于意大利被试而言，对9•11事件的记忆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对戴安娜王妃之死的记

忆能力得分。这一结果表明，公共事件（尤其是与自我相关的公共事件）可以显著提升个体的记

忆能力，使得个体对遥远事件的记忆与对近期事件的记忆一样具体和生动（Kvavilashvili等，

2003）。
此外，尚子琦等（2021）关注时间标志的启动如何影响个体的调节定向。研究者们提出，开

端时间标志的启动会提高个体对理想自我的关注，使其更加关心自我的成长和发展，进而表现

出更强的促进定向以期实现理想自我。在此基础上，尚子琦等（2022）考察时间标志与个体自我

建构之间的联结关系。基于调节定向理论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研究者提出并证实不同时间标

志在短期内会启动个体不同类型的自我建构：开端时间标志更倾向于激活个体的独立型自我

建构，而末端时间标志则更倾向于激活个体的相依型自我建构。

2. 后效

如上所述，个体的自我认识（包括自我评价、记忆能力、调节定向以及自我建构）会受到不

同时间标志的影响，而该影响又会进一步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下游效应。

基于个体依据时间标志对过去、当下以及未来自我进行不同自我评价的研究发现，研究人

员提出这种自我认知会影响消费者的自我提升意愿及行为。表现为在开端时间标志下的消费

者更加乐于投身到能够促进自我提升的活动中，包括树立目标（如：减肥、戒酒、获取更好的教

育等）（Norcross等，1989），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加强锻炼和健康饮食）（Peetz和
Wilson，2013），以及加强对既定目标的承诺（如：关注节食计划和提高健身频次）（Dai等，

2014）。
在时间标志影响个体调节定向的基础上，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由于促进定向可以引发个

体更高的解释水平，促使其在随后的消费决策中进行抽象思考，而防御定向则使得消费者在决

策中的思考更为细致审慎，因此相比于普通时间点，开端时间标志的启动会促使消费者更加偏

好在愿望性属性（而非可行性属性）上表现更好的产品（尚子琦等，2021）。
在自我建构的时间标志效应基础上，研究人员发现，独立型自我建构更强的消费者更加关

注品牌的能力属性，而相依型自我建构更强的消费者则更加关注品牌的诚意属性。进而发现消

费者对品牌形象的偏好也存在时间标志效应，表现为开端时间标志的启动使得消费者更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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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凸显能力的品牌形象，而末端时间标志的启动则使得消费者更加偏好凸显诚意的品牌形象

（尚子琦等，2022）。此外，Ye和Zhou（2019）在广告领域探究时间标志的启动如何影响消费者对

不同类型广告诉求（感性诉求vs.理性诉求）的偏好。他们发现处于末端时间标志的消费者倾向

于依赖连续以及缓慢的信息处理系统，因此更加偏好理性（vs.感性）广告诉求。

虽然自我认识的时间标志效应已得到广泛的关注与探索，但是该类研究均未考察相关人

口统计学变量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例如，年龄是典型的与时间认知高度相关的人口学因素，

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对时间的解读存在明显差异（Carstensen等，1999；Fingerman和
Perlmutter，1995）。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年龄对其记忆能力（Small，2001）以及调节定向

（Carstensen等，1999）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年龄很可能是调节自我认识时间标志效应的重要因

素。此外，自我认识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公共自我认识与私人自我认识（Hart等，2019），其中公共

自我认识是指个体关注其公开表达是否能够满足社会期望，而私人自我认识则是指个体更为

关注自我内心的状态。现有研究更多的是考察个体私人自我认识如何受到时间标志的影响，关

于公共自我认识的时间标志效应仍需进一步探索。最后，虽然现有研究考察了自我认识的时间

标志效应如何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调节定向与自我建构，以及此类心理影响将如何作用于个

体的行为，但是有关记忆能力的时间标志后效却尚未得到探索。在本文最后的研究展望部分，

我们将对此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自我体验的时间标志效应：心理机制及后效

自我体验是伴随自我认识而产生的情绪体验 ，包括自我价值感、成功与失败体验、自豪

感、羞愧感等以及认知体验（刘耀中等，2015）。研究表明不同时间标志的启动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个体的自我体验。

1. 心理机制

在情绪体验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开端时间标志有利于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体验。例如，

Sitonio等（2020）考察了公司创立的时间点与公司生存概率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研究者们测

试独立创始人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在重要生日（例如：30、40岁生日）前后开展业务，以及这一

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的生存。他们发现，对独立创始人而言，重要的个人事件开端有利于激活成

就动机及抱负行为，从而正向影响初创企业的生存概率。陈欢等（2019）关注开端时间标志的启

动对个体主观活力感受的影响。主观活力（subjective vitality）是指个体认为自己充满活力及拥

有能量，包括个体对自我身体状态（如：健康程度）及心理状态（如：情绪）的感知（Ryan和Frederick，
1997）。研究者们发现，开端时间标志的启动会增强个体对主观活力的渴望，以应对未来的不可

预知性及无限可能性。

与末端时间标志有关的研究同样发现，末端时间标志的启动也会对个体的自我体验产生

影响。例如，有关人生阶段末端的研究发现，个体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时，倾向于

将情绪调节（而非知识获取）作为主要目标，关注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亲密性，回避消极的情绪

状态，趋向积极的情绪状态（Carstensen等，1999）。Alter和Hershfield（2014）研究发现，个体通常

以“十年制”对年龄进行划分（例如：40岁）。当趋近于新的十年时（例如：39岁），个体往往会产

生更多与生命意义有关的思考并倾向于投入有利于探索生命意义的活动（例如：参加马拉松

比赛）。

在时间流速感知方面，Donnelly等（2022）发现当个体评估两个在客观时长上相同的时间

区间时，如果某段时期具有多个明显的时间标志（如：跨小时或者跨月份的时间节点），个体对

该段时期的时间感知会显著延长，即认为该段时期的时间流速更慢。因此，面对具有跨时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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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时间区间时，个体通常会预期自己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

在视知觉体验方面，Bi等（2021）考察了时间标志与个体视觉注意力之间的关系。基于时间

的空间隐喻以及时空的一致性关系，研究者通过六项实验发现，当某一时间标志被描述为一段

时期的开端时，个体会下意识倾向于将视觉注意力向左侧倾斜；与之相对，当某一时间标志被

描述为一段时期的末端时，消费者则会倾向于将视觉注意力向右侧倾斜。

2. 后效

在积极自我体验方面，根据开端时间标志的启动促使个体产生更多的积极自我体验，研究

者发现在消费行为领域，该体验会促使消费者提升对高唤醒产品（例如：功能型饮料）的偏好

（陈欢等，2019）。此外，由于在开端时间，消费者具有较高的唤醒程度（即对唤醒的需求更低），

因此他们更加偏好简单（相比于复杂）的产品外包装设计（Chen等，2023）。
在人生意义感知方面，如上所述末端时间标志的启动会促使个体进行更多与生命意义相

关的思考。基于此，Winet和O’Brien（2023）探究了末端时间标志如何影响消费者在新颖的与熟

悉的享乐选项之间的偏好。研究者们发现，当消费者意识到自己正逼近某一事件或时间的末端

时，他们以“与自我相关的有意义的体验”为结尾的欲望会被激活，而相对于新奇的经历，享受

熟悉的经历具有更高的个人相关度与意义感，因此末端时间标志的启动会使消费者更偏好熟

悉且含有享乐属性的产品选项。

在时间流速感知方面，基于在某段时期存在多个时间标志会降低消费者的时间流速感知，

研究者们进一步发现，消费者更加愿意在（非）跨时间标志的时期内安排更多（非）享乐型的活

动（Donnelly等，2022）。此外，不同时间标志的启动也会影响消费者对时间流速的感知。Bi和
Pang（2016）发现，当启动消费者的末端时间感知时，消费者对时间流速的感知会加快，进而对

怀旧产品的偏好会提升。

在视知觉体验方面，Bi等（2021）在发现时间标志与个体视觉注意力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借助感知处理流畅性发现消费者对产品摆放空间方位的偏好也具有时间标志效应。具

体而言，启动开端时间感知的消费者对出现在左侧方位的产品表现出更高的评价与喜爱度，而

启动末端时间感知的消费者对出现在右侧方位的产品具有更为积极的态度。

尽管上述研究从多个方面探讨了时间标志对个体自我体验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与消费

行为相关的后效，但是该部分研究依然缺乏对个体人口统计变量的考量，例如随着年龄的增

长，由于个体包括视觉、大脑复杂度以及晚年时期传输信息的神经通路出现退化等生理特征的

变化，其对时间流速的感知与年轻时期会存在明显差异，此类生理反应也许会进一步影响不同

时间标志启动下消费者对享乐产品/实用产品以及怀旧产品的偏好。除此之外，在情绪体验方

面，开端时间标志的启动意味着全新的开始，从而会使个体产生更多积极的情绪体验，而末端

时间标志的启动一方面会引发个体对过去的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又会引发个体对未来的展望，

因而可能会使个体产生较为复杂的情绪结构，但是关于末端时间标志的启动如何影响个体的

情绪目前仍缺乏系统的探究。

（三）自我控制的时间标志效应：心理机制及后效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自主调节行为，并使其与个人价值和社会期望相匹配的能力，它可以引

发或制止特定的行为，如抑制冲动、抵制诱惑、延迟满足、制订和完成行为计划、采取适应社会

情境的行为方式等（Kopp，1982）。
1. 心理机制

已有研究证实，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会受到时间标志的影响，其内在解释机制是时间标志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对其心理资源多寡的感知。Kanfer和Ackerman（1989）将心理资源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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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所拥有的一个未分化的能量池，它意味着人类信息加工能力的有限性”。心理资源为个体

的心理活动或行为提供能量支持。已有研究表明，消费者在进行应对压力、调节情绪、抑制思

维、抵制诱惑等各项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时都会消耗心理资源。尚子琦等（2017）的研究发现，

末端时间标志预示一段时期的终结，因此该时间点的启动会通过引发个体对一段时间内已完

成的消耗心理资源行为的一系列回顾而增强其心理资源耗竭感知。心理资源耗竭会降低个体

对决策结果控制力的感知，并改变个体对自己现有能力的感知以及对未来经历幸运或不幸事

件概率的预估。

2. 后效

在行为层面，与自我控制时间标志效应相呼应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时间标志对消费者产

品偏好行为、信息搜索行为以及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在产品偏好行为方面，末端时间标志的启动增强个体的自我损耗体验，研究者在风险决策

领域对末端时间标志效应进行了深入探索，发现处于末端时间的消费者具有更明显的风险规

避倾向。具体表现为更加乐于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选项，偏好无风险投资产品，以及更加不

愿意为含有功能风险的新产品支付高价（庞隽等，2022）。Cherchye等（2017）与Yu等（2023）通
过考察时间标志对消费者饮食偏好的影响发现，处于开端时间标志的消费者更加倾向于选择

健康的食物。其原因在于，开端时间标志的启动激活个体“全新开始”的感知，使其在生理及心

理上具备“资源充沛感”。这种充沛感可以作为“燃料”促进个体自我控制能力的提升，从而助其

抵制诱惑选择健康的食品。与之类似，刘黎敏（2018）考察了消费者在享乐品与实用品之间的选

择如何受到末端时间标志的影响，发现消费者在意识到自己处于一段时期的末端时，会由于自

控能力的下降而更加偏好享乐型而非实用型产品。

在信息搜索行为方面，Zor等（2022）对网民浏览推特（Twitter）网站推文内容的大数据分析

证实，个体自控能力在以天为时间单位的范畴内存在逐渐降低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相比于夜

晚，个体在清晨更有可能浏览相对有益的内容（如：推特网站提供长期知识收益的宣传）而非有

害的内容（如：推特网站提供即时满足的宣传）。

在亲社会行为方面，Kouchaki和Smith（2014）的研究表明，在以天为单位的时间范畴内消

费者存在“清晨道德效应”（morning morality effect）。通过四项实验，研究人员发现下午的消费

者比上午的消费者更有可能说谎和作弊。其中，时间的推移导致自我控制能力下降，进而削弱

消费者的道德意识，在上述效应中起连续中介的作用。

整体而言，有关自我控制的时间标志效应研究主要从心理资源多寡感知的角度考察不同

时间标志的启动对个体“心理能量”的影响，但是尚未有研究从“生理感知”的层面对自我控制

的时间标志效应进行解释。然而作为哺乳动物，人天生具有自身的生物时间节律，存在由生理

机能调节的内部时间节点（Tu等，2023）。因此，尤其在以“天”为时间单位的情境下，个体的自控

能力也许会同时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影响。在此基础上，不同职业的个体由于具有不同的生

物钟，可能在面对不同的时间节点时表现出有差异的自我控制能力及相应行为特征。未来的研

究需要进一步对时间标志效应的生理机制以及个体职业差异的调节效应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不仅关注了时间标志的启动在自我意识层面依次对自我认识、自我体

验以及自我控制所产生的心理影响，还针对每一个维度探讨了其对个体行为的下游效应。这些

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为营销人员制定与时间标志相关的营销策略提供理论指导，也为学术界拓

展和深化时间标志效应研究奠定了基础。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到目前为止已有众多学者开始关

注并着手探索时间标志效应，但是由于该领域是近些年才兴起的新兴领域，因此仍有许多有价

值的研究话题值得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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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研究总结

目前心理学和消费者行为领域涌现出众多针对时间标志的实证研究，然而已有研究在构

念维度上较为分散，且部分研究在解释机制上存在重叠的现象。因此，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时

间标志相关研究，首先阐明了时间标志的概念起源与内涵，对时间标志的三种类型进行了划分

与比较，明确了每一种时间标志类型的典型特征，并详细梳理了时间标志的实证操纵方法；接

着以自我意识为基础，在自我认识、自我体验以及自我控制三个维度上对时间标志引发的个体

心理层面感知及行为层面变化进行了归纳整理。图2总结归纳出本文的研究框架。
 
 

概念起源
起源：由空间地标的概念衍生而来

时间标志

基于自我意识的心理机制及后效

自我认识 自我体验 自我控制

类别划分及操纵方法

类别：公共事件；重要个
人事件；日历参照时点

操纵方法：真实时间操纵；
联想启动任务操纵；语义
启动法操纵

概念内涵

内涵：任何在日常生活
中脱颖而出的时刻或
事件

心理层面

行为层面

自我提升行为

任务启动行为

产品属性偏好

广告诉求偏好

品牌形象偏好

产品类别偏好

产品包装偏好

产品空间方位偏好

产品类别偏好

信息搜寻偏好

亲社会行为

心理资源损耗感知

积极幻想

积极情绪体验

人生意义感知

时间流速感知

视知觉体验

自我评价

记忆感知

调节定向

自我建构

 
图 2    时间标志效应研究框架

 

（二）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目前关于时间标志的研究已经取得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该领域仍存在一些不足，

有待进一步完善。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 加强对末端时间标志效应的考察

如前所述，开端时间标志与末端时间标志作为有别于普通时间的特殊时点，对个体的认知

及行为均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现有关于时间标志效应的研究更多关注开端时间点的启动如何

影响个体的心理反应（Shum，1998；Price等，2018；Dai和Li，2019；Dai等，2015）及行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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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cross等，1989；Peetz和Wilson，2013；Dai等，2014；尚子琦等，2022；陈欢等，2019），相比之

下关于末端时间标志效应的研究则较为匮乏，仅有小部分学者关注末端时间标志的启动对个

体心理资源（尚子琦等，2017）与人生意义（Carstensen等，1999；Alter和Hershfield，2014）感知的

影响及由此产生的下游行为效应（尚子琦等，2017；Winet和O’Brien，2023）。鉴于此，未来的研

究应给予末端时间标志更多的关注。

（1）考察末端时间标志对个体情绪复杂性的影响

开端时间标志的启动会激活个体前瞻性思维模式（Price等，2018），从而正向影响个体的

情绪，包括效价（Yu等，2023）及唤醒程度（陈欢等，2019）。然而与开端时间标志相比，末端时间

标志的凸显则往往在引导个体对过往进行追溯的同时对未来进行展望，从而产生混合思维模

式。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在该种思维模式的指引下，处于末端时间标志的个体是否具有

更高的情绪复杂性，包括情感体验的多样性、广泛性以及分化性。

（2）考察末端时间标志对个体认知闭合需求的影响

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是指个体应对模糊性的动机和愿望（Kruglanski，
1989）。研究表明个体在处于最后期限、面临时间约束或处于疲惫状态时倾向于表现出更高的

认知闭合需求（Webster和Kruglanski，1994；Webster等，1996）。如前所述，末端时间标志预示着

一段时期即将终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予个体较高的时间限制以及较强的心理疲惫感知

（尚子琦等，2017；庞隽等，2022）。基于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处于末端时间点的个体

是否具有更高的认知闭合需求，从而产生有别于普通时间点时的行为表现。

（3）编制与末端时间标志相关的量表

已有研究对“新起点”思维模式进行了量表开发，将“新起点”思维视为一种“无论过去或现

在的状况如何，个体都可以获得重新开始，规划新的人生轨迹的信念”，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含

有六个测项（包括成长心态、个人变革能力、乐观主义、对未来时间的关注、内部控制以及自我

效能感）的量表，对处于转型期的群体及需要重新开始的消费者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Price等，2018）。但与之相对，尚未有研究考察并编制与末端时间感知相关的量表。基于上述

关于末端时间标志引发混合思维模式、情绪复杂性以及认知闭合需求的猜想，未来的研究可以

对末端时间标志量表进行开发。

2. 探究时间标志效应的生理基础

现有关于时间标志效应的解释机制主要沿着与个体自我意识相关的三条路径展开，这些

理论解释机制将时间标志视作外部刺激。但人作为哺乳动物有其自身的生物时间节律，存在由

生理机能调节的内部时间节点。现有理论解释缺乏对生理时间节律的关注，因此个体在不同时

点的生理反应或可成为某些时间标志效应的新的解释机制。例如，清晨和夜晚个体的皮质醇分

泌水平会出现变化，清晨身体的皮质醇水平达到高峰，而夜晚的皮质醇水平则降至谷底。随着

清晨皮质醇浓度的升高，个体机能的运转效率逐渐提高，从而可以对抗即时出现的压力，大脑

呈现“应对”动机；反之，夜晚个体的反应速度降低，应对压力的能力也会出现相应的下降，从而

呈现“逃避”动机（Roelofs等，2005）。同理，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个体对开端或末端时间标志的

感知是否会对其他生理激素或脑神经活动造成差异性影响，进而导致有差别的行为表现。

此外，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工作压力的攀升，“星期一综合征”也成为近些年的热点话

题，表现为上班族对每周一的到来产生从心理到生理的不适感。例如，日本杂志《R25》在对

674名25~34岁的上班族进行调查后发现，有超过57%的人讨厌星期一①。与之类似，德国汉堡研

 ①网址：http://japan.people.com.cn/n/2015/0525/c35467-270527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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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的问卷调查显示，近80%的德国人在星期一早晨起床后出现情绪低落、身心俱疲的反应①。

其原因在于，上班族从周一到周五在工作与生活中形成了相互适应的“动力定型”，而周末的居

家休息或外出游玩则破坏了原有的“动力定型”。而假日过后的周一，他们又必须全身心地投入

到工作中，即必须重新建立或恢复已被破坏的“动力定型”，因此会出现强烈的不适应感。同样

的现象也适用于长假期或节日后。因此，未来的研究在考察以“周”为单位的时间标志效应或节

假日后的开端时间标志效应时，需要注意工作第一天所给个体带来的生理影响。

3. 拓展时间标志效应的管理实践研究

已有关于时间标志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社会心理学及营销学领域，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研

究在宏观层次探讨时间标志效应。如本文引言所述，时间是影响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情境变

量之一，因此对时间标志效应的探索及应用对于国家及企业而言同样重要。

首先，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运用时间标志的心理效应进行政策助推，更高效地展开社

会动员或提升社会福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时间标志效应的掌握与应用有助于国家明确

发展目标设定以及公共政策及法律法规出台的最优时点，从而最大化民众对新征程、新政策的

关注与接纳程度。例如，开端时间标志的启动有助于推动民众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以及自我提高；相反，末端时间标志的启动则会使得民众更加抗拒进行身份转换以及接纳新

鲜事物。因此，政府部门可以选择在开端时间点或者避免在末端时间点推行新的政策法规，以

提升民众对新规定的遵守与执行意愿。未来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可以考察政策发布的时间标

志效应。

其次，于组织内部管理而言，对时间标志效应的探索也同样重要。一方面，由于开端时间标

志的启动有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资源及自控能力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因此有关组织公民行

为的研究可以考察公民行为的意愿是否同样存在时间标志效应；另一方面，有关时间标志对个

体任务启动意愿的研究表明任务截止日期与明显时间标志的先后顺序会显著影响个体启动任

务的积极性，因此对企业员工效率前置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考察员工任务启动动机的时间标

志效应。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精细化地讨论企业如何选择绩效考核时点、激励性薪酬发放

时点、财务年度起止时点等各类可控的时间标志，从而最大程度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最后，于企业外部传播而言，品牌定位和品牌内涵建立在消费者心智洞察的基础上，通过

明晰地掌握不同时间点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可以更为有效地选择合适的时点推广与消费者身

份感知相匹配的营销活动、推销不同品类的产品以及塑造不同类型的品牌形象。与此同时，如

前所述，时间标志的凸显会影响消费者的记忆准确度，因此企业要避免在明显时间标志前后进

行不利于企业形象的活动及调整（如：公司丑闻事件）且要争取在明显时间标志前后进行有助

于企业形象的活动及调整（如：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以促进消费者对企业积极印象的形成。未

来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可以考察相应企业行为的时间标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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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role of time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However, its intangible, dynamic, and abstract nature has led to a widespread challenge in accurately
comprehending time across various disciplines.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interest,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emporal landmarks as a novel concept for
demarcating time intervals. The resulting research findings hold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for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 operating at both micro and macro level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realm of
temporal landmarks mainly within the fields of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drawing from an extensive
review of prior research findings. It provides clarity on the origin and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temporal
landmarks, categorizes their various forms, and discusses empirical manipulation. Additionally, it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bserved in existing temporal landmark research.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it outlines three distinct self-awareness-related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and their subsequent effect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so as t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scholars conducting relevant research as well as insights for enterprises and
policymakers.

Key words:  temporal landmark effect;  self-awareness;  self-recognition;  self-experience;  self-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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